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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艺术历来有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明兴衰，利发展。地方

戏剧活动，也应当有史。一般艺术史和戏剧史，只能包括、不能代替

本地戏剧艺术的历史风貌。我们虽深知戏剧夙谓综合艺术，包罗很

多，涉及很广，而下笔为史，则难度更大。然而，领导关切，事属当

务，还是不揣疏陋，力图一试。先以《张家口市建国以来戏剧史话》

为题，写成征求意见稿，并在《浪花》季刊上节录登载，此后，又听

取各方面的意见，作了进一步修改、补充，力求益近翔实，同时增写

了第一次解放期间（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六年十月）期间的有关

内容，暂名为《张家口市戏剧史略》（以下简称《史略》），这里全

文发表，希望继续得到批评、指正，并欢迎继续提供有关史料，俾使

下一步修改定稿时，能够把第一次解放以前与第一次解放和第二次解

放之间的一些历史发展情况，也能够充实进去。在编写过程中，我们

先后专访（包括信访）了胡沙、翟翼、周力、蔡友山、刘明山、孙文

生、郭兰 萨和章、白科华、刘仙梅、马骥瑞、盖春来等同志，并

参考了胡旭、陈晨的《塞上明珠》（载《电影与观众》），王素心的

《放声为人民歌唱》（载《通俗文艺》），杨畅、田永翔的《艺苑风

流，乐声乾坤》，梅大生的《艺坛耕耘苦，梨园浇灌勤》（载《张家

口戏剧》）以及刘涓迅的《张家口的革命文艺史话》（载《浪花》季

刊）等文章。我市戏剧界的同志们，或积极参加座谈，或主动介绍情

况，或提供各种照片、资料，更从各方面热诚鼎助。从这种意义上来

说，《史略》可以说是一部集体创作。

以上，算是小引。



首次得解放　　清浊两重天

地，伪蒙疆政府的巢穴。这里，壁堡森严，

抗日战争时期的张家口，是日本侵略者盘踞的军事要

腥风血雨，万家

涂炭，民不聊生。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戏曲艺人，境况更为悲

苦。贫苦家庭的子女，迫于生计才送去学戏。出科以后，也

是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盘剥，肉体和精神上受凌辱，终

年挣扎在苦难的深渊。他们茹苦含辛，朝不虑夕，生活重压

之外，还要为宪兵、伤兵、地痞、警犬所摧残。日伪时期

（包括此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晋剧艺人关小生，京剧艺人

陈宝亭（红净），死后弃尸荒郊，惨遭日晒雨淋，狗食鸟

啄。就拿我们所熟知的演员来说，那时候，姚云龄、关玉峰

同志就到人市上卖过苦力；已故的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郭寿

山同志和京剧丑行侯英奎同志，就街头巷尾卖过香烟；萨和

章同志有一次在天津演出，还挨过流氓恶棍的殴打。经过各

种恶势力交互肆虐，张家口的戏剧艺术事业苟且图存已殊不

易，更谈不上有所发展了。

“雄鸡一唱天下白。”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我军

从日寇手中收复了张家口，这座塞上名城宣告解放了。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涤荡污垢，平复创伤。经受敌人铁

蹄践踏，民生凋敝、文化衰败的张家口，复苏了，繁荣、兴

旺起来了。

当时的张家口，是我国解放最早的近代城市，晋察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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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区政府的所在地。这里，汇集了从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抗日根

据地前来的革命文化大军，迎接了从国民党统治区前来的大

批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广泛开展了前所未见的革命文化活

动，理所当然地成为晋察冀一带革命文化活动的中心。人们

不会忘记：革命新闻史上著名的《晋察冀日报》社，由社长

兼总编辑邓拓同志率领，来到了张家口，《新察哈尔日

报》、《张垣晚报》（《张家口日报》的前身）、《内蒙

报》、《工人报》等革命报刊，也相继在张家口问世。人们

不会忘记：在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成仿吾同志主持下，

《北方文化》杂志于一九四六年春在张家口创刊，成仿吾、

张如心同志为主编，丁玲、艾青、沙可夫、杨献珍、邓拓、

刘皑风、周扬、吕骥、肖三、肖军、何干之、冯宿海等同志

为编委，陈企霞同志为责任编辑，仅刊载的戏剧作品就有丁

玲、逯斐、陈明的大型话剧《“望乡台”畔》（反映宣化窑

场斗争）；张庚的论文《关于秧歌运动》；胡沙的论文《陕

北秧歌》等。与此同时，还创办了《时代青年》（康

编）、《长城》文艺月刊（丁玲主编）等革命刊物，并由艾

青同志主编出版了《长城丛书》。人们不会忘记：转战敌后

的华北联合大学，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成仿吾同志率领下

来到了张家口，闻名中外的延安大学，于一九四六年春，在

周扬同志率领下，也来到了张家口。这两所新型的革命大

学，合并为华北联大，由成仿吾同志任校长，周扬同志任副

校长，下设文艺、法政、教育、外语四个学院，并建立了联

大文艺工作团。文艺学院下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新

闻五个系。院长为革命艺术教育家沙可夫同志，副院长为知

名诗人艾青同志。文学系主任为陈企霞同志；戏剧系主任为

舒强同志，教员有凌子风、胡沙、石联星、洪涛等同志；音



九、十月

乐系主任为李焕之同志；美术系主任为江丰同志，教员有古

元、涵彦等同志。联大文工团，吕骥同志为团长，周巍峙、

张庚同志为副团长。

在革命文化的阵地上，革命戏剧不失为一支劲旅。当时

活跃在张家口的革命戏剧团体，有华北联大文工团，晋察冀

军区抗敌剧社（社长为丁里），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挺进

剧社，以及内蒙文工团等。其间，人才云集，各试身手，比

较著名的领导和艺术骨干则有张庚、沙可夫、舒强、贺敬

之、贾克、何迟、刘流、郭汉城、王昆、胡可、胡朋、胡

沙、古立高、朱叶、丁里、汪洋、刘佳、田华、陈群、林

韦、车毅、华江、陈强、孟于、羽山、李波、王大化、王久

晨、洪涛、凌子风、胡旭、陈群、石联星、叶央、吴坚、梁

化群等同志。戏剧团体如此之多，艺术人才如此之众，而山

城的革命戏剧活动之盛，自是不难想见。

新剧运动的勃起，也给张家口的旧剧艺术带来了根本性

的转机。党和边区政府从党、政、军有关部门，增调了一批

革命文艺工作者到旧剧界，和广大戏曲艺人一起进行旧剧改

革工作。其中有贾克、何迟、刘流、王久晨、朱叶、羽山、

古立高等同志。沙可夫、丁玲、周巍峙、张庚、郭汉城、王

昆等同志，也从中给予指导和帮助。市委宣传部设有戏剧工

作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直接领导下，一九四五年

间，建立了旧剧联合会。旧剧联合会下设五个分会，分别在

庆丰戏院、裕民戏院、同德戏院以及涿鹿、张北等处演出。

主要剧种有晋剧、京剧、评剧。晋剧方面的艺术人员有郭寿

山、筱桂桃、张庆云（小狮子黑）、郭兰英、牛桂英、刘宝

山、刘明山、刘玉山、马五黑（赵科甲）十一生、蔡友山、

崔德旺、崔德才、懿连春、南定艮、张胜林、筱月楼、田月



高吟秋、筱佩秋、

楼、赵凤山、关德禄、刘凤霞、马骥瑞、刘仙梅、李森（鼓

师）等；京剧方面的艺术人员有白俊英、

路少翔、殷元和、姚云龄、关玉峰、崔万春、杨丽秋、陈世

鼎、海金生等；评剧方面艺术人员有花淑兰、筱月楼、赵丽

蓉、赵艳蓉、赵连喜、张耀文等。现居我国台湾省的京剧艺

人哈元章和胡少安（均被誉为“台湾四大须生”之一），当

时也在张家口，并参加了旧剧联合会的所属分会。旧剧联合

会如此广泛地团结了各剧种的艺人群众，这就使旧剧艺术的

新生有了最重要的条件。



新剧如晓风　　拂面桃李香

解放区的戏剧活动，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在毛泽东文艺

思想的哺育下，沿着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经受革命战争的

洗礼，以革命的思想内容，全新的艺术形式，凌厉的战斗姿

态，形成了特有的风格和气派。这种风格和气派，随着张家

口的解放，象一股清冽的晓风，吹进了塞上剧坛。

《血泪

它是战斗的，总是和革命斗争息息相关。华北联大文工

团、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等文艺团体

的同志们，先后演出了《白毛女》、《王秀鸾

仇》等大型歌剧，《子弟兵和老百姓》（图一）、《戎冠

图一　　抗敌剧社演出话剧《子弟兵与老百姓》，胡朋饰

奶奶（中），刘佳饰八路军排长（右），张非饰文书（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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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铁路小学，辅导一个师生

秀》等大型话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小型秧歌

的倾向性和艺术性。

剧。这些剧目，无不深刻反映了现实斗争生活，显示出鲜明

说明它的战斗风格的，还有前线慰问演

出活动。进城了，涉足近代舞台了，革命的戏剧工作者们仍

然深切关怀着浴血奋战的前线军民。一九四六年初，华北联

大组织了两个慰问团，到前线作慰问演出。同年，为了慰问

进行大同战役的指战员，华北联大又组织了秧歌队，在队长

晏甬和副队长胡沙同志率领下，从张家口出发，经由柴沟

堡，直奔作战前线。

它是为人民服务的，走到哪里都忘不了向群众普及。为

了让群众过好解放后第一个春节，文艺战士们到街头演出秧

歌；为了配合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民主选举，华北联大师生组

成了三、四百人的大秧歌队，还编演了秧歌剧；为了普及秧

歌和霸王鞭，华北联大等单位的文艺工作者，经常深入群众

敌剧社的田华、华江同志编写了《如何跳霸王

不但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而且举办了“霸王

训练班（图二）；为了扶植群众自己的戏剧活动，许多

文艺工作者都积极进行辅导。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华北联大

文艺学院戏剧系的教员胡沙同志，从延安出发时，受命打前

站，行至张家口，患了伤寒病，住在一家铁路医院，经抢救

脱险。病愈后，周巍峙同志派他

们自编自演的戏。胡沙同志自是欣然从命。经过他的热情帮

助、细心指点，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大功告成，并进行了公

演。

剧作者们还深入实

它是创、演、评一体的，既重视演出，又重视创作和评

论。除上述《北方文化》发表的剧本外，

作。一九四六年七月，华北联大师生到桑地生活进行戏剧

鞭

教秧歌，

画册，

鞭”



干河两岸，帮助民

主政府推行“耕者

有其田”的政策，

创作了《诉苦》、

《佃户村》、《有

了土地多生产》等

小戏，就是一例。

在戏剧评论方面，

张庚的《关于秧歌

运动》和胡沙的

《陕北秧歌》等，

可以说是具有代表

性的文章。

因为来自延安

和其它根据地的戏

剧，具有上述风格

和气派，所以：

它受到了广大

群众的热烈欢迎。

歌剧《白毛女》的

演出情况，就是一

个有力的佐证。这个戏由华北联大文工团和军区抗敌剧社在

人民剧院（现在的人民影院）联合演出。导演舒强，乐队指

挥李焕之，王昆、孟于、陈群轮换扮演喜儿，凌子风扮演杨

白劳，吴坚扮演大春，陈强扮演黄世仁，李波扮演黄母，叶

央扮演穆仁智。自上演以来，群众争相观看，万人空巷，连演

二、三十场，场场座无虚席。演出一开始，鸦雀无声，绝无

图二　　田华同志在人民剧院（现

人民影院）楼顶练习霸王鞭。



喧闹，观众的思绪随剧情的发展而起伏，心弦为剧中人的命

运而拨动，每到伤心动情之处，便流下阶级同情之泪，不少

人甚至失声痛哭。一时间，倾城争说《白毛女》，巷闾尽闻

“北风吹”，成为我市戏剧史上的一桩盛事。（图三）

图三　　联大文工团和抗敌剧社在人民剧院联合演

出《白毛女》时的盛况。

它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戏剧人士。据现有可查资料来看，

当时，知名剧星俞珊在这里演出过《贩马记》；知名京剧表

演艺术家李少春、袁世海曾在这里登台演出；北京（当时叫北

平）的一个学生剧社，在这里演出了《日出》和《雷雨》，



后来他们还参了军；京剧艺术大师程砚秋先生也要求来这里

演出，可惜因形势的变化未能成行。此外，京剧名丑茹富惠

前来看望其子茹木春，行至青龙桥，因火车不通，骑驴来到

张家口。为他始料所不及的是，来张后受到很大欢迎。解放

区的见闻，使他深为感动。于是，就在这里参加了《群英

会》、《打严嵩》、《审头刺汤》等戏的演出。这要算是我

市戏剧史上的一件趣事。

它为旧剧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道路。新剧之风，吹开了

万树桃李，也生动地告诉人们，旧剧必须学习新剧的榜样，

去唤取自己新的生命。否则，就没有广阔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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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剧沾雨露　　绰约换新姿

第一次解放后，旧剧艺人得到党的文艺政策教育，受了

新剧活动的影响，经过旧剧联合会的具体组织，也开始纳入

了革命的轨道。

他们热诚学演新歌剧。晋剧演员演过秧歌剧《兄妹开

荒》（夏春举饰兄，懿兰花饰妹）；京剧演员演过新歌剧

《白毛女》；晋剧、京剧和评剧演员都演过《血泪仇》。

他们大力演好传统戏。晋剧经常上演的剧目有：《明公

断》（马五黑饰包公，筱桂桃饰秦香莲，刘宝山饰陈士

美）；《教子》（筱桂桃饰王春娥）；《打金枝》（刘宝山

饰唐王，筱桂桃饰沈后，刘玉婵饰金枝女，郭凤英饰郭

暧）；《英杰烈》（筱桂桃饰陈秀英，马五黑饰石绪龙，蔡

友山饰王富刚）；《美人图》（小狮子黑饰纣王，刘玉婵饰

妲己）以及《战宛城》、《牧羊圈》、《呼延庆打擂》、

《百花赠剑》、《一捧雪》、《蛟绡帕》、《双锁山》、

《小宴》、《花亭会》、《八义图》、《上天台》、《反徐

州》、《五雷阵》等，约计上百出。京剧经常上演的剧目

有：《水浒》（连台本戏）；《杨贵妃之死》（高吟秋饰杨

贵妃，路少翔饰安禄山，姚云龄饰李太白）以及《审头刺

汤》、《连升店》、《大名府》、《甘露寺》、《霸王别

姬》等。评剧经常上演的剧目有《桃花庵》等。当时，对所

上 的剧目，采取了十分严肃的态度，不宜演出的，坚决不



剧革命划时期的开端”，当

演。据有关人员回忆，罗瑞卿同志曾亲自指出：决不演出

《杀子报》、《四郎探母》之类的东西。

新剧给旧剧以重大影响，旧剧传统的精华也吸引着新文

艺工作者。这里，有两个事例：胡沙同志曾多次观赏筱桂

桃、小狮子黑等人的精彩表演，每周必看，每看必得。何迟

同志还亲自串演过京剧《打严嵩》，在这个戏里饰邹应

龙。

他们积极演出新编历史剧。新编京剧历史剧《逼上梁

山》，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

由胡

时也在张家口与广大观众见面，并且上演了另一出新编京剧

历史剧《三打祝家庄》。为了配合进入城市后的干部教育，

还编演了京剧《李自成》（集体创作，王久晨执笔），

少安饰李自成，刘流饰李岩。这就使延安京剧革命的火种，

撒向了塞上大地，对我市日后京剧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此外，贾克同志编导的晋剧历史戏《孟姜女》，同样

给人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他们还尝试排演革命现代戏。评剧《枪毙杨小脚》（演

员有花淑兰、赵丽蓉等）至今大家记忆犹新。晋剧《枪毙白

面犯》、《日寇离张记》（演员有关玉峰等）和《五条人

命》等戏，由于迅速反映现实，同群众的思想相通，苦乐相

连，加之艺术形式新颖，演出作风认真，同样引起了较大的

反响。这些戏的演出，虽不尽成熟，却开了戏曲表现现代生

活的先河，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

特别值得引以为荣的是，他们之中有的同志，在此期

间，经过党的教育，阶级觉悟迅速提高，被吸收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使旧剧队伍里有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经演出过

金枝》、

盛 名 郭 兰 英 此 时 露 头 角

郭兰英的便装像。

回顾张家口第一次解放时期

的戏剧运动，不能不提到人民歌

手郭兰英。提到郭兰英，人们就

会想到她的《兄妹开荒》、《夫

妻识字》、《妇女自由歌》；她

的新歌剧《白毛女》、《小二黑

结婚》、《刘胡兰》、《红霞》；

她的古典歌剧《窦娥冤》。还会

想到她是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获奖

者，她在国内外举行过多次独唱

演出。“名驰中外”四个字加在

她的身上，的确不为虚妄，不谓

溢美。其实，她起家于晋剧，曾

《秦香莲》、 《算粮、登殿》、《金水桥》、《打

《桑园会》等百出以上晋剧剧目。她成长于张家

口，参加革命于张家口，张家口要算是她的“第二故乡”。

郭兰英同志，山西省平遥县香乐村人，出生于一个贫苦

的农民家庭。六岁时，父母就为生活所迫送她到太原学艺，

步履维艰，尝尽辛酸。后来，师娘出于榨取金钱的目的，把她

戏。那

带来张家口，搭了戏霸赵步桥的班子，在南营坊同德戏院演

，她才十四岁，尚未出徒，就正式“挑梁”演出，



宝
第一个戏《算粮》（饰王

，就赢得了满堂彩

声。接着，又演了《明公

断》、《教子》等戏，进

一步博得了观众的喜爱

与牛桂英等人一起，成为

人所瞩目的后起之秀。有

一首歌谣赞道：“宁卖二

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

唱一唱”，“误了相亲坐

席，别误了看郭兰英演

戏。”

郭兰英的传统戏剧照。

张家口第一次解放，

是郭兰英政治和艺术上的

重大转折点。随着解放，

郭兰英那种“台上主人台下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郭

兰英看《白毛女》的故事，至今被人传为佳话。一天晚上，

剧 艺

在人民剧院，华北联大文工团和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联合演

出新歌剧《白毛女》，新新戏院也与同天晚上演出晋剧《血手

印》，由郭兰英扮演王桂英，她顾不得自己的演出任务，偷偷

跑到了人民剧院，《白毛女》生动感人的情节，别开生面的

表演，民族风味浓郁的音乐、唱腔，一下子使她着了迷，直

到快该自己上场了，才匆匆赶回“新新”。可是心里总放不

下喜儿的命运，放不下王昆同志的演唱，于是一卸完装，油

彩还未擦净，就又飞速奔往“人民”。这位年轻的晋

人，由喜儿想到自己，悲欢与共，同心相连，无限憧憬革命

斗争生活，衷心希望能够做一名革命文艺战士。



那 是 稍 后 的 事

郭兰英向往革命，革命队伍欢迎自己的阶级姐妹。在党

的阳光照耀下，经过何迟、贾克等老同志的具体帮助，郭兰

英终于离开了旧戏班，参加了华北联大文工团，走上了革命

的道路。参加革命后的郭兰英，生活完全变了样。她高高兴

兴地学文化，打腰鼓，扭秧歌；她满怀激情地参加《日寇离

张记》、《枪毙白面犯》、《五条人命》等新戏的演出；不

久，她还正式扮演了《白毛女》中的喜儿。当喜儿被大春从

山洞救回参加斗争会时，这个青年姑娘联想起自己的苦难身

世，悲愤填胸，怒不可遏，手指黄世仁放声痛哭，歌声和哭

声混为一体，以致导演不得不从幕旁示意她控制住感情。但

她的感情实在难以控制了，只好边哭边唱，又泣又诉，一直

延续到终场。

郭兰英的初期艺术实践，值得提到的还有一个戏，就是

小歌剧《王大娘赶集》。这个戏，可以说是她参加革命后的

“成名戏”，由她和化群同志担任主要角色，在晋察冀边区

演，撤离张家口后沿途演，走到冀中一带也演，而且每演必

红，受到交口称赞。至于演出《白毛女》，

情了。

郭兰英同志取得艺术上的成功，自有多种因素，而她在

张家口参加革命前后的一段经历，无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这一点，对郭兰英演唱艺术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是不应

当忽略的。



二 度 得 解 放 山 城 春 又 归

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国民党军队逼近张家口，内战危

机迫在眉睫，我军奉命进行战略转移，主动撤离了这座可爱

的山城。虽说是战略撤退，但大家的心情依然相当沉重，总

是恋恋不舍。戏曲艺人中的共产党员和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

分子，饱含深情地说：“我们的军队一定还会回来，张家口

必将永远属于人民！”有的同志（如郭兰英）则随军撤离，

奔向冀中解放区。从延安和其它解放区来张家口的革命文艺

工作者，对张家口更是分外眷恋，撤离前夕，华北联大文学

院有位教师，竟在一块青砖上写下撤离的年月日时，藏诸顶

棚，留物名志，表达了重返山城的坚定意念。

其间，戏曲艺人们有的

我们的队伍撤走了，敌人的屠刀进来了，张家口重新陷

入血腥恐怖之中。反动派的残暴本性，加之复辟的成倍疯

狂，给全市人民带来了更大的苦难。

流离失所，有的自谋生路，有的被国民党军队收编，张家口

戏剧舞台上，重又笼罩着一片黑暗。

“浮云蔽日终有期”。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解放大军

势如破竹的进击中，张家口第二次解放，春天第二次来到山

城。我们的党十分重视戏曲事业，非常关怀戏曲艺人。进城

不久，察哈尔省军管会就组织了文化接管小组，成员包括李

春甫、翟翼等同志，接管了庆丰、裕民、新新等五个戏院，

在第一次解放期间已有的基础上，经过调整和充实，恢复组


